
1122 神州风物
2022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五

本报记者吕雪莉

　　它的家，在青海湖
　　蓝蓝的湖水，高寒，又有盐碱
　　虽是一个内陆湖，却有着大海的辽阔
　　
  它的故乡是黄河
　　也许是对故乡的怀恋，也许是血脉里早已
习惯了跋涉
　　每年，它都要逆流而上，去追寻先辈的足
迹，去延续生命的传奇

　　湟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特有的
珍稀物种，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
中的核心物种。
　　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北接祁连山，南望三江
源，不仅是国际重要湿地，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它以
青海湖裸鲤为代表的独特水生生物资源，更是
令世人瞩目。
　　每年沙柳花在青海湖畔迎风绽放的时候，意
味着湟鱼洄游季节的到来。成群结队的湟鱼，上
演着“鱼翔浅底、奋力洄游”的奇观，让无数观鱼
的人们感受到生命的不易与顽强。
　　曾经“鱼丁兴旺”，由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过度捕捞，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生境
恶化等原因，湟鱼资源量锐减，一度濒临灭绝。
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青海湖一旦没有了
湟鱼，其“水—鱼—鸟”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青
海湖将失去灵气与生机，变成一片死亡之海。
　　青海省近 40 年间实施了 6 次封湖育鱼，
近 20 年来持续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多措并举，
使青海湖裸鲤资源量得以大幅回升，目前已达
到开发初期资源量的 33.9% 。青海湖鱼鸟共
生，人与自然和谐，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得以
持续筑牢。

传奇

　　湟鱼，有着传奇的身世。
　　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湖泊，雄踞青藏高原
东北部，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以西 150 公里。如
今，我们看到的青海湖是一个四面环山，位于青
海湖盆地中的内陆闭塞湖泊。其实，青海湖最
初的模样并非如此。
　　据中科院《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青海湖
为新构造断陷湖。距今 20 万-200 万年前，青
海湖形成初期是外流淡水湖，与黄河水系相通。
上新世末，由于地质构造运动，青海湖东部的日
月山强烈上升隆起，使原来注入黄河的倒淌河
被迫由东向西流入青海湖。
　　在青海湖的形成过程中，原来生活在黄河
中的黄河鲤鱼，经过长期的演化，逐渐成为生活
在青海湖中的大型高原原始鱼类——— 湟鱼，并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优势种群。
　　“从湟鱼肩部残留的鳞片和肛门附近退化
的鳞片来看，它的祖先是有鳞的。”青海大学教
授李长忠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湟鱼逐渐适
应了高寒，耐受了盐碱，褪去了鳞片，也形成了
洄游的这种特性。
　　李长忠说，古青海湖曾与黄河相通，因此，
湟鱼与黄河上游的鱼类有共同的起源，能在黄
河上游的鱼类中找到它相应的种或相近的种。
只是由于河湖被隔开之后，随着环境条件的改
变，才逐渐形成了青海湖中特有的湟鱼。
　　“有意思的是，有人曾在湖里捉到几尾具有
鳞片的湟鱼，这说明它有返祖的迹象。”李长
忠说。
　　湟鱼的传奇不仅在于身世，还在于它是“救
命鱼”。而今，在沙柳河畔的湟鱼家园内，立有
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的《湟鱼赋》中写道：“难忘
饥馑年代，湟鱼舍身救民，堪称恩鱼。”
　　湟鱼作为一种美味的食物，救过很多人的
命。在位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
县西海镇的原子城纪念馆里，就有关于在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原 221 厂组织人员在青海湖打
鱼，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困难的记载。
　　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有着超过
4600 平方公里的辽阔水域。青海湖里到底有
多少湟鱼？据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主任杨建新
介绍，其原始资源蕴藏量大约 32 万吨。
　　中科院于 1961-1963 年间对青海湖进行
了综合科学考察，有关报告中记载：“裸鲤个体
较大，每尾体重一般在 1 斤左右，大的有 6.5 斤。
10 斤左右的鱼也比较常见。”
　　青海湖的湟鱼多到何种程度？从湟鱼洄游
产卵的盛况可见一斑。有书中记载，洄游季节，
鱼群上溯，水声哗哗，如大海起潮，“清水半河，
鱼半河，鱼儿呀倒比河水多”，洄游的河道几乎
变成了“鱼河”。曾几何时，“骑马涉水踩死鱼”

“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
千斤”即为当时“鱼丁兴旺”之写照。

濒危

　　物极必反。大规模的捕捞导致湟鱼资源量
急剧下降，破坏了青海湖裸鲤群体的自身平衡
能力。
　　作为青海省主要的渔业经济来源，早在
1958 年，青海湖的渔业开始大规模开发，鱼产
量长期占全省总产鱼量的一半以上。据历史资
料显示，1960 年，青海湖渔业年产量达 2.8 万

吨。而整个 60 年代产量约 10.8 万吨，年均超
过 1 万吨。
　　王浩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写的

《青海湖游记》中写道，每逢湟鱼旺季，西宁街
头，湟源峡谷，日月山间，专门运载鲜湟鱼的银
灰色冷藏车往来奔驰。路上，运鱼车昼夜不停；
湖畔，捕鱼船晨出晚归；湖滨，扎满捕鱼者的营
帐；沙滩，晾着运不走的干鱼。当时的“青海干
板鱼”很有名气，东运首都，西供西藏，“让全国
人民都尝到高原海味”，青海湖成为名副其实的

“高原鱼库”。
　　据记载，上世纪 60 年代初，青海湖上有 20
对机船驰骋，湖东、西草原上均新建了捕鱼基
地，修起了可供机船停泊的深水码头，青海湖渔
业进入“深水捕鱼”新阶段，名噪一时的“海上霸
王”号渔船出海一次就能拖八九万斤鱼。环湖
捕鱼场的面积不断扩展，自浅渐深，由窄到宽。
就连海心山四周也成了“海上霸王”和它的伙伴
们纵横驰骋的区域。
　　渔船步步进逼，湟鱼步步退缩。
　　统计数字显示，20 世纪 60-90 年代，青海
湖渔业年均渔获量持续大幅下降，平均体长、体
重和年龄也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60 年代
捕到的都是 1 斤的大鱼，到了 90 年代，只有 3
两的小鱼了。”
　　渔获量持续大幅下降的背后，是青海湖裸
鲤资源蕴藏量的急剧减少，资源严重衰竭，种群
濒临灭绝。
　　“当时的开发，可以用‘竭泽而渔，一网打尽’
来形容。到 2001 年，已经捕不到鱼了。”杨建
新说。
　　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而大肆捕捞外，气候变化、拦河筑坝造成“人鱼争
水”等因素是造成湟鱼濒危的另一重要推手。
　　作为洄游性鱼类，湟鱼每年 4-8 月，由青海
湖溯河产卵，洄游至入湖河流中，进行繁殖活动。
这些入湖河流好比是湟鱼的“大产房”。
　　然而，随着气候干旱及人类活动的加剧，青
海湖区大部分河流干涸消失，断流频繁，导致湟
鱼产卵场干涸，产卵群体数量严重不足。1995
年，青海湖最大的入湖河流布哈河因断流造成
300 吨亲鱼死亡，2001 年青海湖入湖河流沙柳
河，因断流造成了 135 吨亲鱼死亡，其场景惨不
忍睹。
　　据青海省环境水文地质总站统计，上世纪
50 年代湖区共有大小河流 128 条，到上世纪
末，仅剩下布哈河、黑马河、沙柳河和泉吉河等
不足 10 条。
　　同时，青海湖水位不断下降。监测数据显
示，从 1908 年到 2000 年的 92 年间，青海湖水
位海拔高程由 3205 米下降至 3193.3 米，共下
降了 11.7 米。水体的不断萎缩，造成水体矿化
度升高，湟鱼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境恶化。

保护

　　为保护湟鱼资源，确保这一珍贵水产资源
的持续利用，维护青海湖乃至青藏地区的生态
平衡，青海省对青海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从 1982 年至今，40 年间先后 6 次封湖育鱼。
　 第 1 次：1982 年 11 月至 1984 年 11
月，为期 2 年，每年限产 4000 吨；
　　第 2 次：1986 年 11 月至 1989 年 11
月，为期 3 年，每年限产 2000 吨；
　　第 3 次：1994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2 月，
为期 6 年，每年限产 700 吨。
　　第 4 次：2001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为期 10 年，零捕捞。
　　第 5 次：2011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为
期 10 年，零捕捞。
　　第 6 次：2021 年 1 月至 2030 年 12 月，为
期 10 年，零捕捞。
　　“6 次封湖育鱼，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力
度越来越大。特别是第四次开始，连续 10 年
采取封湖育鱼零捕捞措施，在我国鱼类资源
保护史中尚属首次，彰显了青海省全力保护
青海湖生态、筑牢生态屏障的决心。”杨建
新说。
　　以 2001 年开始的第四次封湖育鱼为
转折点，至 2021 年的 20 年间，青海省实
施了全面封湖育鱼零捕捞的保护措施，投
入巨资对青海湖流域实施了系统的生态环
境保护与治理，在青海湖的泉吉河、沙柳
河、哈尔盖河上，建设了过鱼通道设施，在
沙柳河畔建设了湿地公园，更好维护青海
湖生态安全。
　　海北州刚察县是环湖地区人口最集中的
一个县，有 1.3 万常住人口，由于是距离青海
湖最近的一个县城，有“海滨藏城”之称。过
去，为了农田灌溉，沙柳河上修建了 2 米多高
的拦水坝，湟鱼洄游通道受阻。
　　“为了湟鱼顺利洄游，将沙柳河大坝修建
成这种开放式阶梯型过鱼通道，湟鱼可以顺
利通过，还可以在这里得到缓冲，边洄游边休
息。”正在河边巡查的刚察县农牧综合执法大
队一中队队长徐永良对记者说。
　　正是洄游季，沙柳河上聚集着成群的鱼
鸥，水中成群的湟鱼逆流而上。岸边，游客
三五成群，竞相观赏湟鱼洄游、鱼鸟共生
盛景。
　　徐永良说，这个季节观鱼的人特别多。
这几年，随着宣传力度、执法力度、保护力度
的加大，环湖基本上没有偷捕湟鱼的现象了。
周围老百姓的保护意识都很强。湟鱼数量增
长也比较快，在河里能看到两三斤的大鱼已
不足为奇。
　　“有的地方，像布哈河那边，七八斤、十斤
的鱼也有呢。”徐永良说。
　　在泉吉河边值守的刚察县农牧综合执法
大队二中队队长罗布仁青告诉记者，从 6 月
到 8 月，他们将帐篷扎在河道边，昼夜值班
巡查。
　　“这个季节来观鱼的人很多，现在的任务
已经不是打击偷捕了，而是引导群众和游客
文明观鱼，劝阻大家不要随意投喂，以免影响
湟鱼洄游。”罗布仁青说，他和同事们还要穿
上皮裤下到河道里，去打捞垃圾和因体力不
支造成的死鱼。

繁育

　　湟鱼和大马哈鱼、鲑鱼等一样，是典型的
洄游性鱼类。
　　青海湖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了湖区
最为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湖区气候寒冷，水
体冷凉，鱼类饵料生物种类少，生物量低，是贫
营养性的水体。因此，湟鱼生长速度十分缓
慢，十一二年才能长一斤，繁殖力也较低。
　　 4 月，冰雪消融，春暖花开，湟鱼感知节
气的变化，应时而动，开始洄游之旅。它们成
群结队，逆流而行，短则数十公里，长则上百
公里，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
的河道，去完成生命延续的使命。
　　“湟鱼选择每年冰雪消融的季节洄游，是
因为喜欢温暖的环境，水温越高发育就会越
快。河道的小浅滩边、石窝窝里，就好比是一
个温室，有着温暖安全的环境，因此就成为湟
鱼的产房。”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沙柳河泉吉
河增殖实验站站长周卫国说。
　　研究发现，亲鱼由湖溯河，在水流的刺激
下，性腺逐渐发育，在此过程中寻找水浅、水流
缓而平稳、透明度极高、地质为细沙的产卵场
所。雌雄鱼相追逐，水面被带起一团团水花。
雄鱼用头去顶雌鱼腹部，尾鳍像扫帚一样，将
水底的泥沙“扫”成椭圆形浅锅底状的凹窝，受
精卵则顺着微弱的水涡卷到凹窝中孵化发育。
　　然而，自然繁育面临的危险很多。有时，
受精卵会被一场大水冲走；或者十几天不下
雨，河水水位下降，受精卵搁浅被晒干而死。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周卫国说，湟鱼自
然繁育成功率仅1-2‰，全靠庞大的种群数量
支撑着这一物种的繁衍生息。也正因此，多年
来，用限捕、禁捕、保护产卵场来增加青海湖鱼
类资源效果并不明显，资源增长十分缓慢。
　　从 2002 年开始，在继续封湖育鱼保护
种群自然恢复的同时，青海省投资扩建和新
建了增殖实验站，运用科学手段进行人工增
殖放流，经过长期摸索，提高了工艺水平，加
大了规模和力度，使青海湖裸鲤资源量恢复
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周卫国所在的实验站始建于 1997 年，如
今已成为湟鱼“人工大产房”。这里建有工厂
化鱼苗孵化车间、蓄水池、亲鱼暂养池和微循
环流水鱼苗培育池，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
承担青海湖裸鲤资源的救护和鱼苗孵化任务。
　　在实验站车间里，分布着一个个圆形大
水缸，密密麻麻的小鱼苗形似小蝌蚪般，随着
清澈的水流在水缸内快速地转着圈游动。
　　“不能错过季节，跟农民种地一样。”周卫
国介绍说，湟鱼的人工孵化，总体上分采集、
孵化、破膜、发育至满月等步骤。水缸里的水
流引自两三公里外的沙柳河水，经过了 5 次
净化、过滤，通过流速控制，定时打氧，模拟自
然河水的环境进行孵化培育。“跟养娃娃一
样，比养娃娃还操心。24 小时不停，每两个
小时分别投喂蛋黄水和黄豆粉液，还有轮虫、
商品粉料等。”

生机

　　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北郊的青海湖裸鲤救
护中心，分布有一大片池塘，是湟鱼宝宝们的

“幼儿园”。
　　高原之夏，草木葱茏，正是万物恣意生长
的季节。一方方池塘里，隐约可见一尾尾黑
色的小鱼苗在欢快游动。
　　救护中心推广研究员祁洪芳介绍，在实验
站培育的鱼苗满月后，运到这里继续培育，到
来年成长为 1+龄鱼种再运回去放流。“那时，
小鱼体长达到 8-10 公分，已经具备了摄食、
游动能力和躲避天敌的能力，体格也比自然繁
育的鱼要强壮很多，成活率大大提高。”
　　据悉，起初放流的是刚满月的鱼苗，但由
于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严酷，自然河道里河水
忽大忽小，水温忽高忽低，水流时缓时急，不稳
定的环境，造成放流的鱼苗成活率特别低。
　　“这些生命来之不易。”正在向池塘中投
撒饵料的救护中心原种场负责人田文根说，
为迎接湟鱼宝宝们的到来，要提前一周引来
河水并经过沉淀过滤，保持水质的清新；培养
一些饵料加入池塘，把池塘的水养“肥”，好让
长途旅行的湟鱼宝宝们“饱食下塘”，恢复体
力，适应新的环境。待湟鱼宝宝们下塘两天
后，还要再撒入黄豆豆浆，保证它们的营养。
　　“跟养自己孩子一样，时刻要有责任心，
有爱心，一刻也不能马虎。”这个上海海洋大
学毕业的高材生，已在此工作 12 年了。“最
开心的是每年放流的时候，看着小鱼苗放流
入河，奔向母亲河的怀抱，感觉自己的辛勤付
出都是有价值的。”
　　祁洪芳说，鱼类人工增殖放流，在世界范
围内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对日渐衰竭或者明
显下降的鱼类资源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补充
作用。多年实践表明，人工增殖放流是快速
补充湟鱼群体数量、稳定种群结构、增加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途径。
　　从 2002 年到 2021 年，已累计向青海
湖投放裸鲤鱼苗 1.97 亿尾。监测显示，湟
鱼资源量从 2002 年监测以来快速增长，逐
年回升。截至 2021 年，青海湖裸鲤资源量
已增长到 10.85 万吨，比 2002 年资源量最
低时增长了 10.59 吨，是原始资源蕴藏量的
33.9%。
　　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环保专家
评审，仅增殖放流一项，为青海湖裸鲤资源量
的恢复作出了 23% 的贡献。
　　“如今，青海湖渔业生态和裸鲤资源步入
良性恢复的态势。”杨建新说，这对消解流域
内营养盐，防止湖泊富营养化，发挥了关键作
用，也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鸟类迁徏提供了充
足的食物来源。
　　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处处呈现鱼翔浅底、
万鸟翔集盛况。
　　从濒临灭绝到鱼翔浅底，一条鱼的兴衰，
见证了青海湖生态环境的变迁，也成为青海
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

湟鱼洄游：一条鱼的生命传奇

　　早听说过湟鱼洄游盛况，但真正亲见，却
在今年夏季。未曾想到的是，竟被这鱼儿奋
力洄游的场景所感染，莫名地生出感动来，常
常在困顿时刻警醒着自己。
　　夏季，沙柳河畔的清晨。微风吹拂下，河
面水波荡漾。定睛细看，那波光粼粼的水面
下，一群群湟鱼正逆流而行。它们身姿轻盈，
整齐划一，仿佛训练有素。
　　遇水流湍急处，那鱼儿身体呈一直线般，
顶住水流，兀自不动，仿佛扎下根一样定住，
旋即，攒够了力气冲上去，却早有窥伺守候的
棕头鸥等水鸟俯冲下来……
　　洄游途中，总有一些亲鱼或被捕食葬身
鸟腹，或被鸟啄眼失明而亡。在时刻防备天
敌的同时，还要应对洄游途中的种种风险。
　　记者亲见，那搏击急流的鱼儿，好不容
易顶住水流，跃上一级台阶，又被迎面而来
的漩涡冲了下去；有的奋力跃过一级，竟被
冲下去何止二三级……令人唏嘘感慨其洄
游之不易。
　　无论是沙柳河畔，还是泉吉河上，洄游的
鱼儿都要攀游 20 余级阶梯状的过鱼通道，上
下落差都在 2 米以上。20 多个台阶，形成 20
余挂小型瀑布，亲鱼要到上游寻找合适的产
卵场，必跃过这一道又一道的坎儿。
　　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不经历练，如何
得成长？
　　观看湟鱼洄游，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一
种精神：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精神，锲而不
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团结协作、生生不
息的精神。
　　正如刚察县一名干部所言，“小小的鱼儿

尚且如此，生而为人，又怎能不努力呢？”
  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湟鱼实现了从河
到湖的变迁，适应了高原高寒的自然环境，适
应了湖水不断盐碱化的生存环境，甚至褪去
了一身鳞甲。为了种群更好繁衍，又形成了
溯河洄游的生物习性。
　　湟鱼生于严酷高寒，却予人以温暖和希
望。60 多年前，湟鱼救了很多人的命，也因
此差点遭遇种群灭绝之灾。
　　感恩湟鱼，感恩自然。历经 40 多年封湖
育鱼，20 余载人工繁育放流，青海各级政府、
环湖各族群众勠力同心，爱鱼护鱼蔚然成风。
　　封湖育鱼，一次不行，来两次，至今已是
第六次；一次两年不行，来三年，直至一封 10
年；从限产 4000 吨到 700 吨，直至禁渔零捕
捞……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
　　洄游之路不易，护鱼之路更难。从无度
利用到全面保护，从利用自然到顺应自然，不
断摸索走出一条科学保护湟鱼之路，正是深
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之路。
　　如今，环湖不见打鱼村，户户没有打鱼
郎；观鱼放流成节日，政府民众护鱼忙。
　　恰恰印证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一
旦破坏，很难恢复，必得绣花功夫，久久为功。
　　每逢洄游旺季，各族群众，各方游客，在
观鱼放流中体验自然，感悟生命，传播理念，
共享生态文明。
　　恰恰印证了，生态兴，则文明兴；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本报记者吕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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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9 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河，湟鱼正在洄游。
（张海东摄）


